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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说

夕夕 阳阳 醉醉 了了
□□刘刘 亮亮

■小 说

1 我开车从东丽煤矿红柳小区的家里出来，到50公里

外的曲阜高铁站去接我的老姨。这条路我很熟悉，我先上104

国道，行驶10公里后再往北拐，就会穿过几个村子，一个叫小

雪村，一个叫大雪村，还有一个叫苦荞村。老姨不是我们本地

人，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她的身体终于恢复，今天将从400

公里外的桓台县双王庄抵达这里。

我的长城越野车继续往北小跑着，小雪、大雪和苦荞村的

村道比以前宽了、亮了，也热闹了。村道两旁各种各样的小店

一家挨着一家，有卖水果的，有卖烧饼馒头的，还有肉铺、小超

市和做塑钢窗户干装修的个体户。中间点缀着几家私人开办

的幼儿园和几家卖农具饲料的铺子。当然，也少不了几家磨面

的小作坊和中西医药店。

我这次领了母亲的任务去曲阜高铁站接老姨，我母亲和

老姨，她们老姊妹俩感情是最好的。这么多年了，在我老姨严

重骨折的腿好利索后，两姊妹终于可以再见面；在这之前，老

姨基本是每两年来一趟看我母亲的。那晚母亲给我说完老姨

要来的这个事，我看见她眼角挂泪，之后突然泪珠落下，呜呜

地哭了起来。以前听母亲给我讲过很多次，她姊妹俩之所以这

么好，是因为她俩从小就失去了父母，确切地说，我母亲又充

当了“母亲”的角色，拉扯我老姨长大。那是在50年代，两人相

依为命，当时我母亲14岁，我姨8岁。

接到电话的当天，母亲就开始收拾了——准备被褥，准备

碗筷，买鱼买肉，把冰箱塞得满满的。我觉得现在市场、超市，

卖的什么都有，没必要这么满满当当准备。

“另外，你的班该调的就调，该休的就休，说不定哪天我领

你姨去鸿拂湿地公园、广泰大厦那里转转，你好开车拉我们

去。”我答应着母亲。过了一会儿，我听见母亲又嘟嘟囔囔说起

来，好像在说我那木木讷讷的父亲，让他赶紧去理发，好显得

精神些。

车子穿过最后一个村子苦荞村后，又往东跑了15分钟，

终于到曲阜高铁站了。

在出站口，我看着旅客排队走出通道，他们鱼贯而出，又

急急忙忙地四散而去，5分钟后，人稀稀拉拉少了很多，就是没

看到老姨从里面出来。我开始琢磨，她老人家不会没坐上车

吧？可一想到我母亲那种期盼的眼神、那个认真的劲头，还特

意在月份牌上画了一个大红圈，我不往下想了。这时，在通道

那头，我看见我老姨她老人家了，穿着灰大褂、黑裤子，腿稍稍

有些弯，头发尽白，身后背包的应该是我的表弟，一个老实巴

交的乡下小伙子。

我喊了两声“姨”走了过去，老姨则叫着我的名“裕

轩”……我搀扶住老姨的胳膊说：“您能来呀，我娘可高兴了，

她老盼着您来呢。”我脑子里本装了很多词，可一看到老姨满

头的白发时，我又语塞了。这时老姨打断了我的思绪，呵呵说

起来：“裕轩，这高铁可真快哩，以前来你们这儿，得7个多小

时，现在才2个小时，是不是，启奎？这个车可真快呀，嗖嗖的，

看得我直晃眼呀我的娘哩。对了裕轩，这是你表弟启奎，他小

时候来过，这都十几年过去了。启奎，这是你表哥，还记得吗？”

表弟腼腆地笑着点了点头，“我记得，娘，那时我也就七八岁，

俺哥那时上四五年级了好像。”表弟迅速朝前迈了一小步，深

深点了下头。我听见老姨又开始说话了，声音很轻，也像在自

言自语，我听不清楚。这时，老姨突然抬起头来，“好了裕轩，咱

们走吧，我姐别在家等着急了。启奎，你也走快点。”

2 过完一个夏天，又过一个春天，再过一个冬天，我母

亲开始翻月份牌了。在我们这儿，春天总是过得很快。我老姨

每次来都是夏季，一般过了五一劳动节，母亲就开始给我姨打

电话。

等我第二天下班回来吃饭，母亲说我姨7月18日来，比以

前晚来十几天。对于晚来的原因，母亲说我姨是因为女儿启慧

去淄博市培训两个星期，我姨得帮她看孩子。我说晚来几天就

晚来几天，又没有啥急事，等等吧。母亲对于我的回答显然不

太满意，鼓起了嘴，“你姨要晚来了，说不定就会早走，不行不

行，这次我得留她住半个月再让她回去才是。”

过了一个星期，母亲开始收拾东西了，又再次把冰箱塞得

满满当当的。这天下班，我回家吃饭，一进门，就感觉气氛不太

对，母亲生气了，坐床沿耷拉着眼皮缝她的小钱包，对我的问

候，她老人家头也没抬，只是哼了一下。我问她怎么了，咋还不

高兴了呢？问了三遍，母亲才气哼哼地说：“去看看你爸吧，可

气人了现在，让他理发他也不去。你姨再过两天就来，让他理

发精神精神多好！可他就是说不长，拧得啥！”

大多数情况下，我都是站在母亲这边，到了下午，我就把

老爷子拽上了车，带他去理了发、刮了脸，最后还泡了个澡。

当然，接下来，接我姨的活还是我去，去曲阜高铁站。

还是先经过小雪村，路两旁枝叶繁茂的是一二十年的老

榆槐，浓荫匝地。一路而过，那缀满枝条的绿叶哗哗作响，白色

的嫩芽已变成金黄色飘落在草丛里，组成了一圈圈美好图案。

这时一股甜蜜而浓郁的果香味从高空中飘来，紧紧依偎在每

个人的身上，又香又甜，以致路过的人都有种朦朦胧胧的感

觉。这种甜蜜和舒适有使人幸福入睡的冲动，这是大雪村和苦

荞村新建的奶油草莓和桃树产业园。

现在，一切都在阳光的沐浴下熠熠生辉，当然，也包括这

个建在曲阜郊区的高铁站。

这次老姨是一个人来的，这很少见——因为老姨没上过

学，不认识字，姨父怕她走失了，以往大多是女儿启慧陪着她

来，买票、倒车、找站牌啥的。我忙问她启慧呢，怎么没陪您来？

老姨看上去比上次的精神头好了很多，实际现在的老姨65岁

了。“你说启慧呀，她不是刚从淄博培训完回来嘛，一家人想去

青岛转转，带着孩子啥的。我说你去吧，我自己一个人行……”

我赶紧又问老姨启奎呢，上次就是启奎陪着来的。老姨的眼睛

一眨，眼神明亮起来。老姨年轻时就有标准的大双眼皮，虽说

常年的农活使她的皮肤变得黝黑粗糙、布满皱纹，可这会儿的

老姨精神头十足，脸上散发出霞光，“你问启奎呀，这小子现在

可忙了，搞了个玫瑰园，天天不着家的。”

表弟启奎不像他姐启慧那样从小学习好，考上了大学；他

是初中毕业就不上了，以前不是帮我姨干点农活，就是农闲时

跟着同村的人去张店市区打零工。这下好了，我听见了一个新

词“玫瑰园”，觉得太新鲜了，因为种花养花的事业我咋想也不

会想到是憨厚的表弟在从事。“姨，您说启奎弄啥，种玫瑰？然

后靠卖玫瑰盈利吗？”老姨听我这么一问，激动得浑身一颤，笑

呵呵地说了起来：“他前年去淄博植物园打工，在那儿干了三

个多月，一个老师傅见他喜欢花花草草的，就教了他，加上他

自己又喜欢，又想学，就这么让他学会了。不过一开始，我和你

姨父都不支持他干这个，怕他抓鱼摸虾耽误了种庄稼咋办，是

他偷偷跟他姐借的钱。我问他他还不说，后来我问的启慧，启

慧说这是好事，应该支持，就借给了启奎两万块钱，当时我还

骂了启慧，怕这些钱打了水漂。不过现在来看，还是启慧呀有

文化，看问题看得远，帮了她弟弟。这下好了，启奎生意越做越

好，不光买了车，还在县里付了个首付，房子就在他姐小区的

后面不远哩……”

3 这个冬天，母亲住了一个星期的院，主要是血压血糖

高，吃药压不下来，我才把她送医院去的。等过完年，母亲的精

神头算是彻底恢复，又过了半个月，母亲让我拉她去富强购物

广场。这一圈下来，褂子裤子和薄毛衣，一样都买了两件一模

一样的。我不太理解，母亲光笑，“你这孩子是不是傻呀，还没

看明白是啥意思吗？那一套是给你姨买的。”我吐了吐舌头，又

故意做出了一个嬉皮笑脸的晃头动作。

我前面说过，我们这儿的春天很短。一般迟迟续续，有时

又毫无觉察，天说热就热了。我那天从班上回来，看见母亲又

在翻看她的月份牌——这个物件已不多见，每年都是我去平

阳镇的大集上给母亲买，我周围的商场没有卖的。我以为母亲

又在算我老姨来的日子，就问了一句。母亲说日子不用算了，

你姨7月6日来。看月份牌是给启奎用的，启奎的老婆怀了。

那天我姨来电话了，说是让我母亲给启奎的孩子起个名，

我姨要当奶奶了。一般人起名字，都是查字典或从网上搜；母

亲却是看月份牌，看这孩子是几月生的、男孩女孩、属相是啥

等等，这么结合着起名。

等母亲把月份牌放下，我赶紧问：“咋样，名字起好了吗？”

母亲拢了拢脑门上不太多的银发，闭起眼，随即点着头说：“男

孩就叫九海，女孩叫九春吧。”我品了品这两个名，觉得真是不

错，朝老母亲竖起了大拇指。“你和你姐的名字也是我起的。让

你爸起，你爸憋了三天一个字也没想起，最后还是我来。你姐

叫裕娟，你叫裕轩，你俩的名字不好听吗？”

我赶紧笑着竖起了大拇指，“哪不好了，是非常好，一流

好，顶呱呱好呢！”

接下来，母亲又开始了老一套，准备这准备那的，把房间

也收拾了一遍。最让我纳闷的是，母亲这次没让我去高铁站接

老姨。我把疑虑抛了出来，母亲说这次不用了，启奎开车送他

娘来。我惊讶得愣了几秒没说出话来。母亲又说启奎买的这辆

新轿车，花了20多万，结果被你姨骂了一下午，嫌他城里的房

子还要三年才还完贷款，现在又换新车，这不是烧包是啥哩。

再说……母亲像想起别的什么事似的，话锋一转又这样问了

我：“启奎的玫瑰园一年真能挣那么多钱吗？你姨听启奎说的，

说他的玫瑰园一年不多，也就十五六七万吧。”

我的工作是在矿上干机电技术员，对做生意的事不太懂，

只能是点了点头，讲了个我自己的看法。我说生意的事不好

说，弄好了十几二十几万、三十几万都有可能，弄不好还得赔

钱，这种事没法估量。听我这么一说，老母亲朝天仰起头，嘴里

咕哝了几句，大意是，老天爷保佑，这孩子还挺有出息的，谢谢

您老人家，就让他一年挣个小汽车钱吧。

实际我和母亲心里都清楚，启奎做玫瑰园肯定是吃了很

多苦、受了很多累才有了现在的成绩。

母亲问我哪天有空，带她去趟香港街。在一旁的老父亲插

进了话，说我娘想去烫头了，非要和我姨看齐，她烫了啥样的，

我娘也要烫啥样的。“裕轩，你娘也不看看自己多大了，都七十

多的人了真是，烫啥呀！”

母亲向来是家里的一把手，肯定不会听我父亲的，说了两

嘴就把老爷子说回了卧室。我则赶紧翻起手机，看起了日历，

“要不后天吧，娘，我后天休班，咱们后天烫头去；我正好认识

城里一位好理发师，他说是从济南来的，保准给您烫的头和我

姨的一个样……”

“吃饭‘易得居’，嫁汉马梳理。”

这是老街坊间女人们流传的一句俗语。

“易得居”是老街的百年老店，主营水席。“易

得居”的饭菜量大价格实惠，很受老街人待见。

尤其是居家过日子的女人，逢年过节，红白喜事，

家中来客人，都喜欢到“易得居”摆上几桌。

马梳理是老街的裁缝，不说是个钻石王老五

吧，在老街也是个出了名的富户。马梳理祖上就

开裁缝铺，几代人经营下来，攒下了不少的家

业。单说他家的裁缝铺就是个三进院的宅子，前

后也有二十几间房子。

马梳理那会儿也是大三十好几了，还是单

身。马梳理不着急，平平静静的。老街不少人

家都托人说媒，想把家里的闺女嫁给马梳理。

马梳理都客客气气地回绝了，马梳理的母亲也

奈何不了。

待到马梳理和勒马听风巷的姑娘陆简荷结

婚后，日子便过成了老街女人眼中的风景。

马梳理住在旺子巷，巷子很深，巷子头到巷

子尾有百十步长；巷子很静，长长的巷子只有巷

子头的肖家锅贴铺和巷子尾的马家裁缝铺。马

梳理忙乎累的时候，就沿着长长的巷子在青石板

路上散散步。马梳理成了亲，再散步时身边就有

了陆简荷。

散步就散步吧，马梳理右胳膊挽着简荷的左

胳膊，简荷的头轻歪歪地依靠在马梳理的肩上，

悠闲自在地腻歪。逗得老街四邻的女主羡慕地

说：“这俩人就是老街的连理枝啊。”

简荷怀孕害口，喜欢吃锅贴。

一天半夜，风声紧，细雨滴。简荷口馋，想吃

锅贴。马梳理二话不说就披衣出门，把肖家锅贴

铺的门敲得咚咚响。

肖老板睡眼惺忪，满心的不愿意，嘟囔着说：

“你马梳理耐烦媳妇也不能三更半夜折腾我啊。”

马梳理作揖赔礼，说：“辛苦肖老板了，今年

你一家老小的新衣裳都包在我身上。”

老街的伏天，炽热干燥。天空看不见一丝云

彩，巷子摸不着一缕轻风。

旺子巷口的大槐树下，几个女人摇着蒲扇，

述着家长里短，蝉趴在枝干上苦苦聒噪。

马梳理扛着一根长长的竹竿慢悠悠地走到

大槐树下。

胖女人打趣，“马梳理，你家有吊扇又有空调

机呢，大热天不待家搂着你宝贝媳妇歇晌，挑着

竿子去要饭啊？”

马梳理斯斯文文地笑笑，指着槐树说：“撵

蝉，撵蝉。我家简荷睡觉轻。”

“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瞧瞧马梳理，大男

人家能出来为女人撵蝉。看看俺家那死鬼，吃

饱了就躺床上，睡得跟死猪似的，才不管老婆的

好歹呢。”女人们数落着自家的男人，声音越来

越响。

马梳理举着竿子站起来，敲打树干。

胖女人说：“马梳理，你这怕不是在撵蝉吧，

你是嫌俺们说话声音大，吵着你媳妇歇晌了啊。

马梳理，你倒是强势啊，俺们在这树下离你家好

几十丈呢，能聒搅你媳妇歇晌？”

马梳理依旧斯斯文文地笑笑，指着槐树说：

“撵蝉，撵蝉。我家简荷睡觉轻。”

女人们也识趣，摇着蒲扇散了。

马梳理为女人扛竿撵蝉的事被抖晒得人人

皆知，男人都笑话马梳理不爷们儿。

老街的冬天冷得嘎巴溜脆，天短夜长，老街

人歇息得早。

有人说看到马梳理提着灯去河岸边转悠，说

是逮蝈蝈。马梳理怀了娃的媳妇简荷，嫌巷子太

幽静了，说巷子太静让人也压抑，要是有蝈蝈叫

才好呢。

这不扯淡吗，大冬天的别说蝈蝈，蛤蟆都见

不到影儿。

老街人说：“马梳理神经了，宠媳妇也不带这

么不着调啊。”

马梳理还真找到“蝈蝈”了。

老街剧团里有个琴师，从小学口技，能学蝈

蝈叫。剧团演出节目，有夏日的场景出现时，琴

师就会学着几声蝈蝈叫，把气氛衬托得熨帖。

马梳理带着自家缝制的马甲，提着杜康老

酒，找到了琴师，要拜师学艺，学蝈蝈叫。琴师

也痛快，俩人在屋里喝酒品茶，“蝈蝈”的叫声

悠扬。

旺子巷青石板路被岁月的风雨打磨得锃光

瓦亮，简荷在马梳理的宠爱中却病倒了。

简荷的病来得突然，人也走得突然，马梳理

都没有个回神的机会。

老街的媒人开始陆续登马家的门，张罗着给

马梳理续弦。

马梳理斯斯文文地笑着，给人沏茶倒水。每

次都客气地把来人送出巷子口，来人觉得马梳理

送人走路的姿势怪怪的。

有人看出了眉目，马梳理送人的姿势是挽着

简荷散步的姿势。

这个马梳理啊，身边就再容不下别人了。


